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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音乐如何迎来更美的“春天”
———专访“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艺委会主任许舒亚

■ 本报记者 吴越

对话 知沪 悦赏言讲

周末

本周日，为期 21 天的第 36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即
将闭幕。

作为新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音乐节，“上海之春”却总是与
“新”较劲：推新人演新作，把原创之风吹入观众的耳朵；创新
演出形式，助中国故事随音符跃向世界；开拓全新舞台，让艺
术贴近人们的生活日常。

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艺委会主任许舒亚看来，只要
守住传统，不断创新，年近 60 岁“高龄”的“上海之春”依旧年
轻、依旧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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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上海之春”？

为什么是上海？

解放周末：4月 8日，“上海之春” 在红色经典旋律中拉
开了帷幕，全场齐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的场面感动了许多
人。长期以来，开幕音乐会都是音乐节中最受瞩目的焦点，今
年的“上海之春”想通过这场开幕音乐会传递出怎样的情感
和思考？

许舒亚：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我们觉得，一个城
市的音乐节有责任记录时代的发展，用乐曲和歌声纪念和庆
祝重要的时刻和节点。

所以，今年“上海之春”开幕的音乐会，我们选择了“我和
我的祖国”为主题，从历届“上海之春”曲目中精心遴选了一
批红色经典。音乐会聚焦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音乐发展过程
中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包括作曲家吕其明创作的
《红旗颂》、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朱践耳的《英雄的诗篇》

《唱支山歌给党听》、瞿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陆在易的《祖
国，慈祥的母亲》等等。

解放周末：本周日的“上海之春”闭幕式，又会以怎样的
主题与开幕主题首尾呼应？

许舒亚：今年的闭幕音乐会主题是纪念小提琴协奏曲《梁
祝》诞生 60周年。正是在 60年前的 5月 27日，何占豪、陈钢
作曲的《梁祝》在“上海音乐舞蹈汇演”中首演，当时只有 18

岁的俞丽拿以小提琴独奏的身份亮相兰心大戏院。这部小提
琴协奏曲不仅当时就引起了轰动，更是流传至今，被全世界
音乐爱好者广为传颂。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成为在全世界演
出最多的中国管弦乐曲，一共获得了 5次金唱片与白金唱片
奖。

因为《梁祝》的成功，“上海音乐舞蹈汇演”也备受外界好
评。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丁善德萌发了一个想法———

效仿欧洲“布拉格之春”音乐节，办一个上海的音乐节。1960

年，“上海之春”正式命名。正是因为“上海之春”与《梁祝》的
这段渊源，我们今天纪念《梁祝》，也是在纪念并弘扬“上海之
春”力推新人新作的光荣传统。

解放周末：有人说，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一个上海音
乐家的成长能绕过“上海之春”。这个音乐节品牌见证了一批
优秀艺术家从新人成为大咖， 一批作品从新作变成经典。在
培养和扶持新人方面，“上海之春”的优势在哪里？

许舒亚：作为新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音乐舞蹈节，“上海
之春”先后打造了《红旗颂》《梁祝》《白毛女》等大批经典作
品，培养了朱践耳、吕其明、何占豪、陈钢、俞丽拿、闵惠芬等
众多音乐大师和当代音乐舞蹈界的名家名人。

为什么是“上海之春”？为什么是上海？回顾历史可以发
现，“上海之春”创办的时期，上海就是引领着整个中国的文
化艺术发展的城市，许多优秀的音乐家、作曲家、演唱家都聚
集在上海，创作出来的曲目能够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平台进行
传播。在那个年代，在上海一炮打响的作品很快就会被大半
个中国所传闻和称赞。随着时代的发展，“上海之春”始终把
力推新人新作作为首要工作，而这些作品也成了音乐节的活
力源泉。

把人推出去，把作品保住

解放周末：欧洲不少国家都有历史悠久的音乐节，举办
经验也较为丰富。它们是怎样看待演绎经典和推广新人新作
的关系的？对城市音乐节来说，创新意味着什么？

许舒亚：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文化部门
都会给予乐团和剧院经费资助。

我曾经在法国学习、工作多年。以法国为例，凡是获得国
家级或是地区级财政资助的交响乐团，在音乐节这样的场合
演出时，演奏曲目必须有 10%是当代作品。换句话说，乐团不
能总是演奏德彪西、拉威尔的古典名作，还要肩负起推动仍
然在世的当代音乐家的作品的责任。 如果乐团不那么做，相
应部分的经费就会被取消。 如果是中小型室内乐团的演出，

演奏当代作品的比例更高。

更重要的是，除了演奏那些有威望的大家和享誉业界的
名家的作品之外，法国许多乐团还会在音乐节演出中演绎年
轻作曲家的作品，为他们“开路”。从这一点上看，他们的想法
和“上海之春”是一致的。一部作品的成熟离不开专业平台的
推广。正是在推动的过程中，艺术家才有机会不断地调整自
己的作品，促使自己成熟起来。

在法国的许多音乐节、艺术节上，不仅能看到经典歌剧，

还能不断看到新创作的歌剧。这是因为歌剧院每年会有计划
地进行委约创作。事实上，从上世纪 60年代起到现在，法国
一直延续着这样的政策。他们认为，要保证整个国家的艺术
的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和音乐节庆平台必须要有意识地进行
推动，不能任由它们自生自灭。对当代音乐来说，这样的扶持
极为重要，因为它相对古典音乐来说更加新鲜、新潮，听众基
数更少，“火种”的延续更需要贴心的呵护。

解放周末：一部新作品能够留存下来、流传开来，往往需
要时间的检验和成全。 艺术节在给予作品首演机会之外，是
否还能为它们的扬帆起航提供一些帮助？

许舒亚：再优秀的作品，也不可能指望演出一次之后就
能被人们记住。在一部作品成为经典之前，往往要经过千锤
百炼，或是由无数指挥家、演奏家进行演绎，或是在不同的场
合被播放。只有经受人们的检阅和评判，经历了这个过程，才
可能被越来越多的人熟记于心。

“上海之春”举办至今，始终坚持推广新人新作，同时还
坚持有逻辑地持续推介优秀作品，隔一两年就挑选其中的优
秀作品进行重演，从而使之获得更多亮相机会。把人推出去，

把作品保住，这是我们要守住的传统。

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今天早就和贝多芬的时代不一
样了。那时，一部作品要流传开来，只能靠演出。但今天的传
播手段更加多样，在推广上也要充分利用。

解放周末：这些年，委约模式在国内乐团逐渐推广，音乐
节上也能聆听到许多最新的委约作品。 这是否代表了一种趋
势？

许舒亚：是的。委约就好比给一棵嫩苗施肥，给其增加营
养，促使它茁壮成长。从莫扎特到贝多芬，从马勒到斯特拉文
斯基，许许多多的新作都由委约模式催生而出。西方各大乐
团、各个文化机构都把委约作为推动创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手
段。我们国家这些年来在乐团逐渐推广委约模式，也是在给
这个时代的艺术家们创造更多机会，帮助他们创作出代表新
文化、引领新走向的作品。

正是通过委约模式，更多具有本民族本国特色的音乐得
以亮相音乐节舞台。如果只演奏西方经典曲目，那我们的音
乐节和外国的音乐节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每个国家的乐团
都会对自己国家作曲家的作品有所侧重， 比如巴黎管弦乐
团被认为是世界上演奏柏辽兹作品最出色的乐团， 而柏林

爱乐乐团最擅长演奏德奥系作曲家的作品。 在国际音乐比
赛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年轻的钢琴家、小提琴家都会有
意识地演奏自己民族的曲目。助推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发展，

是艺术团体和艺术家的使命所在，也是艺术节组织者、经营
者的使命所在。

外国音乐家学“中国功夫”

解放周末：从最初的邀请国外名团大师来沪演出，到请
国外乐团演奏短篇幅的中国曲目，再到由国外乐团演奏中国
音乐作品专场……近年来，“上海之春”的国际音乐交流之路
越来越宽阔。在日益频繁的“请进来”和“走出去”中，有哪些
是需要注意的？

许舒亚：“请进来”其实是为了“走出去”。引进世界一流
的乐团和剧目，最终目的是要把我们民族的音乐创作和表演
推向更高水平，让世界听到更多中国声音。“请进来”之后没

有交流，演完就走，那我们就还停留在只当观众的地步，对推动
进步来说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这些年来，“请进来”的内涵也逐渐丰富，已经不满足于只
是把国外名团名家请到上海来演奏西方经典曲目，或是在西方
古典音乐之余再“点缀”一首华裔作曲家的曲目。

今年，“上海之春”有了新的突破，由“请进来”的南欧实力
乐团———塞尔维亚广播交响乐团奉献了一场中国音乐专场，演
奏了 5位本土作曲家创作的中华创世神话主题曲目。这 5首作
品在去年“上海之春”开幕式上首演，今年由外国交响乐团再次
演绎，既符合我们持续推介新作的初衷，又在演出中迸出新火
花，给观众带来了新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同时有来自塞尔维亚、德国和意大利
的 3个交响乐团主动要求参加“上海之春”。每个团队近百人，

在待遇条件上都作出了非常大的让步，积极主动地找到我们组
委会，表达了来沪演出的愿望。由于档期的原因，最后敲定的是
塞尔维亚的乐团。

解放周末：音乐没有国界，但对外国音乐家来说，要演奏中
华创世神话主题的音乐是否存在一定困难？《盘古开天》《愚公
移山》等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和精神是如何传递给他们的？

许舒亚：塞尔维亚广播交响乐团非常认真，演出开始前两
个月，我们把谱子寄过去，他们就开始排练。抵达中国之后，又
在组委会人员和作曲家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排练。

组委会人员与他们交流故事的内容、背景，和背后所体现
的我们民族的精神品质。比如《盘古开天》中盘古劈开混沌、自
此宇宙间有了天地之分的壮丽想象，《精卫填海》中展现的中华
民族数千年不屈不挠的生存斗争精神，《愚公移山》中面对困境
不畏艰险、积极乐观的品质，《牛郎织女》展现的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与追求。作曲家则在乐谱标记的基础上，和他们一起对演
奏技法和细节处理进行确认。

令我们颇为感动的是， 乐团指挥博洋·苏季奇还准备了一
个惊喜———在返场的时候指挥演奏了《我的祖国》，并且用中文
演唱了人们耳熟能详的那句“一条大河波浪宽”，让现场气氛更
加活跃。演奏中国曲，学唱中国歌，很高兴我们的城市音乐氛围
把塞尔维亚广播交响乐团吸引到了上海，这也让我们对上海国
际音乐文化交流的前景更有信心。

解放周末：练会了“中国功夫”之后，未来他们是否会把这
些音乐带回自己国家甚至到其他国家进行演奏？

许舒亚：交流中我们也提出了这样的期望。在上海演出之
后，我们希望今后在其他国家的音乐节、艺术节舞台上，如果有
关于中国文化主题的演出，他们也能“亮”出这一身本领，通过
他们的演奏让我们的音乐一步步走得更远，进一步推动中国融
入世界，也有助于世界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

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邂逅音乐

解放周末：“上海之春”陪伴这座城市已经近 60年了，它对
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许舒亚：每个国家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基础是不一样的。在西
方很多国家，歌剧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在我们国家，它就是一个
舶来品，国内听众更熟悉的是古老的京剧、昆曲以及各个地方
剧种。

自从 1960年“上海之春”音乐节创办之后，源于西方的交
响乐、协奏曲、歌剧和音乐剧得到了大量的介绍和推广，培养了
大批观众。发展至今，音乐节举办的交响音乐会现场之火爆、观
众欣赏水平和欣赏素养的提高，都证明了这个音乐品牌对城市
音乐文化的贡献。这也让我们的想法更加坚定———“上海之春”

要对城市音乐文化起到引领作用，而不是一味迎合。

解放周末：相比过去，上海目前的文化活动日益丰富，看演
出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休闲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音乐节
如何持续吸引市民参与？

许舒亚：平时的演出节目一个个较为零散，如果不是密切
关注演出信息的观众很可能会错过。而音乐节把各类音乐演出
集中推出，人们可以把喜欢的节目“一网打尽”。对于一些优秀
作品，音乐节还会一推再推，如果错过了，之后还有机会补上。

在票价方面，平时的大牌演出可能价格偏高，而音乐节推出了
很多低价公益票，确保每个场次都有，不让普通观众因为价格
而感到压力，错过心仪的节目。

解放周末：作为城市音乐节，“上海之春”并不“高冷”，这些
年来还把触角伸向各区以及商圈、楼宇、学校，越来越接地气。

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许舒亚：音乐有不同的表现方式，音乐节作为大众的节日，

不能只有“高大上”的交响乐，同样也要有普通人接触得到
的、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国外许多音乐节举办期间，整个城
市都成了舞台，无论是在剧院还是街头，都能感受到音乐带
来的快乐。

比方说，上海是一座人口众多、地铁特别发达的城市，地
铁里来来往往的人流量非常大。“地铁音乐角” 的设立就是为
了让更多人共享音乐的春天。 在商圈和楼宇的音乐演出也是
音乐节的“主动出击”，人们不用专门抽时间去音乐厅、大剧
院，而是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邂逅音乐，也让大家对这座城市
有了一份难忘的回忆和别样的情感。

上海音乐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同济大学这几所高校，也纷纷开放校园，以“艺术展示周”的形
式邀请全民参与。走进校园听一场音乐会、观摩一次排练、上
一堂大师课，对孩子来说也许能在心中埋下一颗种子，对成年
人来说，也能体验到专业音乐教育的魅力。

解放周末：如今，上海的少儿艺术教育也如火如荼。您怎么
看？

许舒亚：上海的国际化程度、对新事物的包容度和接受度，

以及观众的成熟度， 为这座城市的艺术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土
壤。和其他教育一样，艺术教育也应该从儿童抓起。今年的“上
海之春”也有意识地打造儿童剧、少儿音乐专场演出，为亲子艺
术时光提供更多选项。 希望在这些专为儿童打造的活动中，孩
子们能够认识音乐、培养对音乐的欣赏和兴趣，从而把它作为
伴随自己一生的朋友。


